
他站起来，打算再趴到窗户
上。一个人影到了他们面前。“你
们都进来。”秦奶奶站在一米外。

你们一起叫“秦奶奶”，顺从地进
了教堂。秦环点了蜡烛旁边的一
盏煤油灯，浓重的油烟飘摇而上。
“帮我认几个字。”秦奶奶把书捧
到你们面前，翻到某一页。掐头去
尾的一本书，那么厚，一只手都很
难拿得动。你们的目光跟着秦奶
奶的手指和声音走：

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作

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已经被烧

了；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

亚撒和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

祭是至圣的，耶和华又把祭肉给

你们，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

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

这祭牲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

去，你们就应该照着我吩咐的，在

圣所里吃这祭肉。”

都是繁体字。秦环逐字地念，
不认识处停下来等你们认。认识

的你们就说，或者三个人凑在一起
像算命一样猜，实在不认识的就跳
过去。一段文字念了十来分钟。然
后秦环又顺了一遍，边顺边猜，整
段话的意思她基本就弄清楚了。

你们可以走了。她把油灯吹灭，满
屋子呛人的煤油味。杨杰和易长
安左顾右盼地往外走，这地方还是
有让你们不知深浅的神秘。你站
着不动。秦环指指门外。
“秦奶奶，”你说，“刚刚你念

的是‘一路瞎蹦’吗？”

“‘一路瞎蹦’？”秦环迷惑了，
翻开书，一个字一个字指着看，
“你说的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对，就是耶路撒
冷！”你都没想起问这四个字是啥
意思，追着杨杰和易长安跑出来，
告诉他们，“是耶路撒冷！”

你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四个

字。你第一次清晰地说出这四个
字。从此，这四个字总会不经意地
窜到你的舌头上，钻进你的脑袋
里，你张不张嘴都会发出和听见这
四个字的音：耶路撒冷。在你还不
懂外语时，在你还不知道它是一个
音译外来词、代表了什么意思时，
在你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汉字之

美时，你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
组合之后所呈现的韵味和美感。
美在哪里，你说不清楚，至今也理
不出头绪，但你确信它就是最美的
汉字词语之一。

出了教堂，你又站住了：秦奶
奶不识字啊，怎么这书看得头头

是道？
易长安说：“谁也不是生来就

认字的，学呗。”
杨杰说：“我妈认了一堆字，

有时候还得查《新华字典》呢。”
一闪念就过去了。过了两天，

你去天赐家玩，看见福小的《新华
字典》又想起来这事。天赐豁着一

颗牙，满嘴跑风：“奶奶可认真了，
天天追着我和姐姐教她认字。还

让姐姐教她查字典，你看，字典都
快让奶奶翻烂了。不知道她那破
书有什么好看的！”福小说：“天赐
你多嘴！奶奶说了，别乱说！”天赐
说：“哼，我怎么乱说了？我没乱

说。你能说那不是破书？”福小说：
“你还乱说！”天赐说：“就说！就
说！我还要说，奶奶的破书是洋教
士给的！洋教士死了屁尖子都没
留下，就剩这本破书！我说了你能
怎么着吧！”福小知道拦不住弟
弟，只好在他泄密的时候拼命拍

打《新华字典》，希望噼里啪啦的
声音能盖过弟弟的声音。

你跟福小说：“我什么都没听
见。”

很多年后，你在北京王府井
遇到一位瑞典的老先生，这老先
生手拿一本中文版《圣经》，站在
街头，逢人就指着某一段文字请

教路人该段怎么念，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在学习中文。其实他的中
文说得相当不错，那些汉字他全
都认识。初平阳问他为什么还要
假装请教，瑞典老先生说：“我想
让主的声音走进每个人的心里。”
初平阳想到了秦环。那个时候，主
的声音只能走入一个人的内心。

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里，
艾格尼丝·弗兰克尔和爱德华·塞
缪尔运气算相当好了。艾格尼丝
放在前面，因为女士优先，还因为
从提篮桥搬到法租界迈尔西路附
近生活，完全是艾格尼丝的功劳。
著名的大夫乐孙特聘用了她。这

位汉名“乐孙特”的奥地利人原名
罗生特，也是犹太难民，维也纳大
学医学系泌尿科博士毕业，他和
后来的塞缪尔夫妇遭遇类似。德
国吞并奥地利后，他被关进了集
中营，一年后，幸运地得到了何凤
山签发的赴上海签证。他在迈尔
西路上的“葛罗凡纳花园”公寓

内，与别人合开了一个泌尿科与
妇产科的诊所。此人擅治肾脏、膀

胱、前列腺疾病和妇科疑难杂症。
艾格尼丝拿着一封她和爱德华共
同推敲过的求职信来到诊所，罗生
特看过信，和她聊了半小时。两人
共同回顾了集中营的生活，以及亡

命上海的历程；然后罗生特让她给
一个产后的上海女人做了一次护
理。护理结束，奥地利的犹太医生
罗生特说：“就你了。”

这份工作，艾格尼丝做得很
开心。罗生特先生人好，也总能在
必要的时候勾起她的乡愁，然后又

巧妙地把它化解掉。不仅对她，对
爱德华也如此，他们有共同的身份
与记忆。乡愁是他们必需的身份
认同。罗生特先生的正直与敬业，
很多年后艾格尼丝在耶路撒冷也
念念不忘。她记得罗生特先生接
待完病人就开始读报纸，《黄报》
和《上海犹太早报》。读过以后，他

会告诉艾格尼丝最近外部世界和
犹太人世界又发生了什么，纳粹恶
势力又干了什么坏事。事关纳粹
与战争，他必拍案而起，这个时
候，艾格尼丝觉得他更像一个战
士。诊所里清闲下来，他会和她谈
政治，谈中国的抗战，俨然是个革
命家。她的猜测没错，1941年 2月
底，罗生特先生请她和爱德华去了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亚尔培路
（今陕西南路）路口的罗威饭店，
那是一顿丰盛的法式西餐。如此
隆重令人疑惑。果然，餐后罗生特
先生向他们告别：他即将启程去江
苏的盐城，加入新四军。

这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
大年初一那天你带塞缪尔教授去
过，现在它叫“红房子”。按照父母
的回忆，塞缪尔教授和你坐到西北
角的窗户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
塞缪尔夫妇就坐在那个位置。从罗
威饭店到红房子，变的显然不仅是
一个店名，但你和雅各布·塞缪尔

教授愿意相信，你们精确地坐到了
当年他们坐的地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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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星星在天上那么漂亮，为啥都要拉到
自家后院拴着呢？”

杨艳梅顶了一句：“你有那本事吗？”

“就是有那本事，有那必要吗？把好东西都拉
回自家后院拴着，你们就给孩子教这个？”

她啪地把菜谱一合：“莫非你还要让安妮也跟
着你去弄那些没头没脑的鬼事？娃连作业都做不
完，你趁早歇着！”

杨艳梅有时也不喜欢她妈的浑身世故相，可
有时不自觉地就重复了她妈的语言、表情、动作，

这大概就是母亲对子女耳濡目染，以致根深蒂固的
影响力了。

见一面越来越不易，他也就有所克制，不让说
天文，就跟孩子说了些学校环境，以及老师同学方
面的事。

这顿饭吃得十分别扭，虽然鸡鸭鱼虾样样不
缺，可滋味已不同于过去所有的家常便饭了。他突
然感到，他的爱情、婚姻、家庭也像星际运动一样，

似乎正在朝着永别的方向迅速演进。看着女儿的
样子，他心中暗暗期盼着：但愿这个永别之时不要
来临，或者不要来得太快，他还有点接受不了。

她们走后，他回到房里趴在床上，眼泪终于止
不住哗哗流淌出来。

眼看天色已晚，他洗了一把脸，准备再上山观
测去。据他估计，这颗小行星有可能像五年前那样
很快消失，他还需要拍下更多的资料，以利于轨道

计算。可就在他扛着仪器刚出门时，南归雁来了电
话，说温如风突然失踪，据他老婆讲，有可能去了
北京。他已派人来接他，一个半小时后镇上要召开
紧急会议……

气得他猛地把电话挂了，手机扔了的心思都
有，真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拴狗链”。不是早已说
好，再不管温如风的事了吗，死缠住我干啥？镇上

干部又没死完，就我这只鳖好捉是吧？他开始想得
很硬，不管，大不了给个处分。小行星可不等人，再

捕捉，就是五年以后的事了。他多想给女儿在她充
满梦幻的年纪，摘下这颗星星哪！这时，手机又连
续响起来，见他不接，就用短信“速回”“切切”着，
比催命鬼都难受。
“南归雁，我操你八辈祖宗了吧！”
可再一想，毕竟端着公家饭碗，关键时刻松螺

丝，也不是自己的处事风格。他就骂骂咧咧地准备

返回了。

41 京城
都凌晨两点了，北斗镇会议室还灯火通明着。

今晚与会人多，连孙铁锤都列席了。

何首魁自叫驴开摩托翻车受伤后，躺了一个
多月，因案子太多，已拄着拐上班了。今晚也被南
归雁请了来，脸比以前更黑。

安北斗坐在大长条桌的最远处。照说还有连
副股级都不是的新来者，他不至于活得如此叨陪末
座，可今晚他偏要坐在这里，看都不看南归雁一
眼。他对面就是孙铁锤。

温如风是今天一早出门的。按说昨天才过端
午，不至于走得那么匆忙，可他就是一早就走了。
有人看见他是顺河而下的。肩挎一个人造革皮
包，手提一个大拉锁包，背上还背了一把二胡。有
人开玩笑说：“温师，你这是出门卖艺呀！”他只哼
了一声，没搭腔。温如风打小就能拉几下二胡，别
人戏称“杀鸡”。安北斗知道，他弄了这么多年，把
个《赛马》死活硬是拉不下来，好多地方酷似钝

刀子杀鸡。这货背着二胡，明显是有出远门的意
思。

自端午节前安北斗彻底交差后，接管温如风
的是新入职的镇北漠。这名字有人开玩笑说，是适
合做封疆大吏的，偏只考上了小镇的公务员。南归
雁根据安北斗的分析，估计麦收前后温如风是不会
出门的，镇北漠也就有所放松警惕，何况派他去驻
村，也不单纯是看守温如风，谁知这家伙竟然在端

午的第二天就上路了。
仔细分析，温如风是早有准备的，端午前就抢

收了麦子。不仅快速收割、脱粒、烘干，而且地也平
整出来，把毁茬苞谷都点下去了。还栽了几垄红苕
蔓。当有人说他背着二胡，像卖艺的一样出远门了
时，镇北漠就赶紧给南书记汇报了。孙铁锤也上门
找花如屏问。花如屏糊了一脸的面，开始死不承

认，后来问得急了才说，大概是去北京了！
天哪，乱子惹大了！
当所有被通知的干部集中到镇上会议室时，

安北斗也赶回来了。他一走进北斗镇地界，见几座
山都鬼火一样亮着，天空脏兮兮一片，就想骂人。
当然最想骂的还是南归雁。

南归雁见他走进会议室，还站起来招呼了一
声：“北斗，辛苦你赶回来了！”

他端直给了南归雁一个脊背。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7）

不等曾本之回过神，马跃之

就来了。
一年四季，马跃之身上的衣

服都是用丝绸做的，他曾说过，死
后穿的寿衣也必须是丝绸的。一
头皓发，再配上飘飘的丝绸衣服，
马跃之给人的印象真的有些飘飘
欲仙。

神仙风格的马跃之见面就说

了一大实话：“我在一楼碰到新来
的万博士，他想将多余的椅子退
回去，行政科却不收。问是怎么回
事，他说被你骂了！”

曾本之说：“我没骂他，只是不
让他在‘楚乙越凫’室乱搬乱动。”

马跃之说：“你就不要狡辩

了，难道说放狗屁就是骂人，放犬
屁就不是骂人？万博士问鼻屎是
什么意思，我告诉他，在楚学院，
什么东西都不要紧，就是不要变
成鼻屎！”

曾本之说：“好了，你就不要
说了，我也是一时失态！”

马跃之说：“依我看，这是楚

学院书记所做的最有专业精神的
一件事。让万乙待在‘楚乙越凫’
做研究，可以算作是保持优良传
统之举。”

曾本之说：“此话怎讲？”
马跃之说：“说实话，万博士

的气质还真有点像‘楚乙越凫’从
前的主人郝文章！”

曾本之不由得感慨地说：“刚

见面他就敢与我顶嘴，这一点还
真有点像。不过，最像的还是他那
双手，我仔细看过，那才是研究青
铜重器的手！”

马跃之说：“这就对了！我早
就说过，两周重器的要义是重，不
能只看纸质论文著作，还要与曾
先生比比手才行。用这个标准来

评价楚学院的那些接班人，当年
有个郝文章，如今就数万乙万博
士。不是我说，连柳琴都说，看看

郑雄那双手，真是越来越嫩、越来

越伪娘了，真的回楚学院，只能改
行跟着我与漆器丝绸为伍了。”

曾本之马上表示：“这话可是
从你自己嘴里迸出来的！前几天你
还手摸着‘楚才晋用’门牌发牢骚，
说楚庄王身上的王袍哪怕是嫦娥
养的蚕，七仙女织的丝绸，王母娘
娘亲手绣成的，也不如随便一个糟

老头用破铜烂铁做的破烂玩意儿。
以后你再这么说，我可不依你了！”

马跃之板着脸说：“心里有不
快，说说还不行吗？别说两千年前
的丝绸，就是三千年前的丝绸也没
什么用，盗墓贼不要，文物贩子不
收，大贪官看不上眼，小贪官嫌麻
烦，暴发户怕沾着晦气，小三和二

奶又当它们是一堆破烂。看看从你
手上经过的那些破铜烂铁，动不动
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人民币。要是发几句牢骚都不让，
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曾本之明白这是玩笑话，也
跟着说：“你也不要太贪，人生在

世有所得必有所失。青铜重器说
起来好听，追究起来，哪一件背后
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重则诛
灭九族，轻的也要五马分尸。你手
里的丝绸就不一样了，你所看到的
是丝绸背后的美人柔媚、玉体横
陈、灯红酒绿和莺歌燕舞。”

马跃之说：“这话也对，丝绸

后面只有风花雪月，两周重器的里
里外外全是刀光剑影。只可惜风

花雪月再美，也只能做那些刀光剑

影的陪衬。就像现在，研究丝绸的

我只能做曾先生的陪衬。”
曾本之说：“你还想陪什么

衬？看看你家那位，臭美得连安静
都看不上，出门逛街非要拉上小
半代人的曾小安才觉得不丢分。”

说到这里，曾本之忽然一转
话题，小声问：“柳琴说郑雄越来
越伪娘，有没有当面说给曾小安

听？”
马跃之说：“肯定说过，柳琴

将曾小安当成返老还童的仙丹，
一天到晚尽同曾小安聊些时髦话
题。我想起来了，是曾小安主动说
郑雄很伪娘的。有天晚上柳琴在
家里看电视，看得好好的，非要将
我从书房里拖出来，看那个比女

人还女人的人唱歌。那是我第一
次得知，从甲骨文开始的汉语又
前进了一大步，发明创造了伪娘
这个词。柳琴说是曾小安教她的，
曾小安教她时，顺便用这个词将
郑雄形容了一番。曾小安说郑雄
很伪娘是有几分道理，像我们这

样纯粹搞研究的，只对历史真相
负责。自打当上副厅长，郑雄就不
能再对历史真相负责，首先得对管
着他的人负责。所以，但凡当官的，
或多或少都有些伪娘。就像昨天下
午的会上，郑雄恭维庄省长是二十
一世纪的楚庄王，就是一种伪娘，
只不过这种伪娘，三分之一是潘金

莲，三分之一是王熙凤，剩下的三
分之一是盘丝洞的蜘蛛精。”

曾本之不由自主地叹口气：

“我算是佩服到家了，天下做朋友

的关系再好，也没有谁像你这样，
当面数落人家的女婿。”

马跃之说：“幸亏我是几十年
如一日，从一开始就反对你选郑雄
做女婿，否则，还以为我心里另有
什么见不得人的盘算。”

曾本之说：“鬼话！你还能有
什么打算。柳琴能生育时你怕毁

了她的花容月貌，等到想要她生
育时，又生不出来。你只要有个儿
子，哪怕是痴呆疯癫二百五，我也
要让小安做你家的媳妇！”

马跃之说：“罢罢罢！除了郑
雄，还有郝文章，真有儿子，我决
不会让他给你女儿当小三！”

二人互相取笑一阵，曾本之
又说：“这是伪娘的事，你可要管
住柳琴的舌头，切不可在别人面
前透露半个字。”

马跃之说：“你尽管放心。柳
琴爱护闺蜜胜过老伴。她和曾小
安常常不知去哪儿待上一整天，
如果她不肯说，哪怕用分居来威胁

也没有用。”
曾本之笑起来：“你说这话的

唯一效果是自己威胁自己，只有你
才害怕分居！”

马跃之笑得更开心：“这你就
不懂，只要我真的生气了，柳琴就
会让着我。”

曾本之说：“空口无凭，请举

例说明。”

马跃之说：“这几年武汉三镇
的女人像是患了花痴，柳琴也跟着
凑热闹，每逢樱花开花就要去武汉
大学看看。以往我没注意，那天柳
琴又说要同曾小安一起去看樱花，
随后果真一整天不见人影。”

曾本之插话说：“这事恐怕有
蹊跷，小安有花粉过敏症，特别是

樱花开的时候，躲都来不及，不会
自讨苦吃的。”

（未完待续）


